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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手绢包包（小说）

□葛卫东

拥有
□智远

对冬天的一份温暖解读（组诗）

□澜波

匹配的诱惑（散文）

□陈凤兰

◎初雪飘飞
北风与往事持续拉锯
停伫在某个失衡点
试图割碎空气中残存的
若明若暗的暖

磅礴寒意从远处不请自来
一路顺着风的经纬翻腾
眼见热闹喧嚣的人群被挤散
云朵的脸色愈发暗沉

一场苍茫茫的初雪
缓缓从人生隐秘处
下坠，甚至烘托出
比南极的冰雪更深厚的气氛
直至从悠长时光反面渗出
持续加重回忆的重量

是的，爱而不得的遗憾
容易在寒冷天气里盘桓
盘桓在每个生命方程式无解处

这就是波动于岁月中的常态
一边用时间的遗忘来搪塞悲伤
一边又在下一秒
酝酿逐渐回暖的未来

生命中一场又一场的雪
一直在纷纷扬扬

◎期待温暖
冷冷的雨丝与暖暖的阳光
通常在日常生活的空白处
推敲着一种别致轮回
默许光阴在转折处停留片刻
不必急匆匆狼狈老去

当时光已经递进到冬天
会更明显感受到一场雨的逼迫
或者一簇光的急切
包括内心逐渐聚拢的不知所措

你看，经历同样日晒雨淋
阳台上花花草草
一半枯萎一半茂盛
选择各自的方式与你对话

不用迷茫不用困惑
连笨拙冬阳都在盘算着
如何一把推开
前一夜雨水铺垫的剧情
那就让困惑催生的人生寒意
远些，再远些

忽然回首，明明白白发现
寻常岁月横卧在地平线上
正在热切期待
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温暖

◎思念已至
不曾提前预约的雪花
瀑布般从天而降
用了一朵叠加一朵的速度
片刻之间便仓促覆盖住
满大街人声鼎沸

空灵的白与孤独
正沿陡峭气温跨进
缓慢倾斜向暮晚的庭院
庭院里蜡梅傲然微笑
点缀出天空的明亮
和越来越清晰的人生憧憬

四周再无声响
直到清晰听见
来自雪花穿越浮生的呼啸
让失神的我回到现实

一种强烈的感知飘飘扬扬

又一年的年关将至
你已站立在我思念的边缘
和雪落无关

◎归乡
风声四起，许多树叶早已凋零
不可抵御的冷又开始
在草木间肆意漫步
你我的心情
偶尔会跟着四下徘徊

瞧瞧，孤寂树梢之上
挂满了思乡的多情
正悬在时光里摇摇晃晃
就像多少个你我一样
随时准备回家过年

叶脉间游走着重重遥念
隔着几重山几重水
隔着长长的岁月
说出口的总是远少于藏在心

里的

没关系，隐藏的想念
从来都不曾被冻结
它们会比疾风的速度更快
比你我更快
更快踏上归途

◎思乡的剧本
就在异乡他地的墙上
日历皱褶早已隆起
早已开始倒叙这一年

岁月难免有些颠簸
也无法轻易割离孤独
归家愿望在岸边狠狠发酵
最终弥漫成茂盛海潮
自导自演出
一场宏大的思乡舞剧

故乡声声呼唤
暂且围困在冷意笼罩的时

光中
让人酝酿出无限期盼

最终抵达故乡的日期
不断跳跃
不断缩减距离
澎湃祝福奔涌在相互拥抱之后

从心出发的喜悦掌声
循序递进成
又一场新剧的开幕

◎生命的柔情
凛冽在冬天从来都是非虚构
并不意味着毫无情感
也并不意味着毫无悬念

深秋转身离去
不曾用半句过渡言语
就让每一枚途经的落叶
明喻成拥有浪漫情怀的书信
在下一个季节里
时常随心所欲穿梭于冷风间

这一封封无一相同的书信
被风频繁送往每个同样浪漫

的心灵
之后横亘在看似单调的日子里
重复强调着
不同寻常的存在感

生机四伏的温暖和柔情
从生命独白中升腾
包裹住冬天里冰冷的风的回声
随后融化
无数个或远或近的冬天

曾经的我没有想到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承载着记忆中的我
人老了
书橱上的灰尘
懒得去擦
家前屋后的杂草懒得去拔
阳光下
看一会儿书
瞌睡满满
蜷缩在写字台上的猫
懒洋洋地眯着眼
一阵接一阵的“呼噜噜”“呼噜噜”

小时候
我去上学
奶奶总喜欢抱着猫
坐在门前的大枣树下
等我放学
更喜欢抱着我
坐在她的怀里

数着
我额头上的小红点点

那时候
我在念书
猫在“念经”
说猫“念经”的奶奶
早就不在了
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奶奶的音容笑貌只留在

“呼噜噜”“呼噜噜”的经文里

现如今
我也学奶奶抱来了一只
黏人的猫
你挪一步它蹭你一步
你跨一步它绕你一圈
所爱的
被爱的
相互陪伴着一起拥有

八月的后晌午，日头狠毒。
二全在翻身河向北拐弯角东岸的

鱼簖上松绞盘放网，一条小鱼也没有，
就和他这些年的考运一个样。

“二全哥，上来，有人喊你说话！”忽
听得背后熟悉的嗓音。

原来是素梅的妹妹巧兰戴着草帽
右肩扛着锄子站在岸上，左手拿小锹一
指东边不远处茂盛的竹园。

“我到棉花田里锄草了。”一身细花
格子的巧兰向自家承包田走去。这几
天热得没魂，一锄子拉下去，翻都不用
翻，杂草就干了，再过几天，棉枝长封了
行，太阳就晒不进了。

二全应了一声，头扭过去望了望，
赶紧用尼龙绳在柳树桩上扣了个活结，
知了一下子不叫了。

二全套了件工人文化宫的汗衫赶
紧爬上岸，从绿军裤兜里抓出一把花生
递给巧兰，三步并两步向竹园走去，边
走边整理铁血红的裤线。

素梅早就在等了。
从先民小学到先民初中，二全和素

梅同班同学，两家离得不算太远，一起
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做寒暑假作业，一
起打猪草，一起拾废旧勤工俭学……总
是二全走在前，素梅跟在后。素梅初一
到初三都是语文课代表，素梅十分想当
老师，把一手好粉笔字也教会了二全，
初中毕业素梅没考上中师就回家务农
了，高中也不上了。

素梅长得苗条白净手也巧，没几天
就跟河西的张秀琴学会了缝纫机绣
花。农忙做家务，农闲就绣花，听说这
些年把自己的嫁妆都绣出来了。媒婆
不离门，介绍的好小伙一大桌，素梅就
是不点头。眼看丫头一年大似一年，父
母干着急也没好法子。不过，妹妹巧兰
晓得这里的诀窍。

二全姓朱，是先民村有名的瓦匠李
耀祖的独子，李瓦匠前后收了十个徒
弟，其实二全上面还有个姐姐，大前年
得快病跑了，大师兄黄德宝哭得最凶。

逢年过节徒弟们都来孝敬李瓦匠，
吃饭正好满满一大圆桌。农忙时德宝
招呼一声，小师弟们呼啦啦全来了，抢
收抢种各忙各的，都是好把式，稻子麦
子扬晒得干干净净进粮仓，徒弟们水都
不喝一口就散了，李瓦匠老婆刘一秀这
才走到场边扯着脖子喊：“饭马上就熟
了！”这帮兔崽子！看着中堂前八仙桌
上一堆烟酒，李瓦匠乐呵呵地骂道。

二全复读三年了，考运实在不好，
年年差十分，今年三个复读班也只考取
二十三个，辅导员顾玉泉老师年年这样
鼓励：“二全，再用点功，还有希望！”

李瓦匠一心想换门庭，不管寒暑都
带徒弟出工挣工钱。刘一秀也是这么
想的，家里养了两头黑梅山老母猪，还
有四亩三分责任田，一亩湖桑，两口子
咬着牙供二全读书。眼下家里经济上
还撑得住，二全真不好意思再复读了，
别人家都盖上五间亮堂堂的小瓦房了，
自家还是一排朝东的矮土屋，白白净净
的大小伙儿书呆子一个，干不动农活
儿，家务都不会做，真没脸见人，天天躲
在鱼簖竹棚里，就怕遇到哪个不知趣的
问：“全侯，这下子考得不丑吧？”

二全真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反正
不去复读！

作为班上的老大哥他个子最高，最
难为情的是，学习成绩就是不上去。二
全坐在最后一排靠墙角，从复读第二年
起就越来越觉得班主任严俊生一年四
季阴沉沉的表情、数学老师缪林潦草的
板书、李小飞徐金峰等复读生斜视的目
光、食堂工友王胖子的皮笑肉不笑，就
连看校门的顾老爹浑浊的眼珠儿，二全
都不想面对了，一个个似乎都充满了鄙
夷和嘲讽，再也不去坐吱吱吱响的课桌
椅，再也不想啃食堂蒸的酸笼糕，再也
喝不下没有油花的咸菜豆腐汤，再也不
能忍受低矮潮湿宿舍里弥漫的霉味儿
和到处乱丢的臭烘烘的鞋袜。

村里同龄人早就各寻出路挣钱养
家成家了，以前一起偷网鱼、摸西瓜、捞
河蚌、摘桑枣、打香烟壳子的小伙伴们
一下子都不见了，开拖拉机的开拖拉
机，进社办厂的进社办厂，拜师学手艺
的拜师学手艺，小学同桌冯金山都抱上
七斤半的儿子了。公社集市去了两回，
怎么也感觉不到新鲜气儿和热闹劲儿，
儿时熟悉的一切已变得无比陌生。

怎么办？二全白天坐在翻身河边
想，有时吼上两嗓子，二全天生一副好嗓
子，夜里也睡不着，想什么，谁也没告诉，
连素梅都没说，其实也没想出什么头绪。

“你到底怎么说？”穿白的确良上衣
的素梅站在竹荫下脱了草帽扇风，劈头
劈脸地问，语气完全不像前几天。

“不晓得，反正不复读，人家说种田
没出息，我也不做匠人。”二全耷拉着
头，不敢离素梅太近。

“再读一年，我等你！你上大学，我
也等你！”素梅语气很坚决，边说边把左
手伸进黑裤子口袋里像是攥住了什么。

“不读了，没脸读，不是上大学的
料，我认了。”二全垂头丧气地蹲在地
上，他是真怕素梅的大眼睛！

“怕什么？给你！”素梅一把抓住二
全的肩膀，把二全硬生生拉了起来，又
拉过二全的左手，硬塞了一个花手绢包
包，弯腰抓起锄柄一扭头就走了，漆黑
的长头发扫到二全脸上，二全这才闻到
一股海鸥牌洗发膏的香味。

二全傻站着望不见素梅才回到鱼
簖竹棚，费了好大劲才把手绢包包的结
解开，结结实实的一大卷十元新票子。

二全想了三天三夜，茶饭不香，整
个人都颠颠倒倒的。李瓦匠天天出工，
家里两头老母猪都不进食了，就怕传染
五号病，一家老小开支都指望老母猪
呢，这是天大的事，刘一秀天天在猪圈
里打转转，谁也没在意二全。

二全把手绢包包重新结结实实地
打上两个死结，在素梅家沟西的红星桥
上足足转了半天，傍晚时恰好遇到巧
兰，请她把手绢包包转交给姐姐。

过了没几天，二全正在簖上拉网准
备收工，沟南顾二奶奶笑眯眯地路过。

“来，吃喜糖，王金富代销店才进的
大白兔奶油糖，我侄孙女素梅的喜糖，
什么时候吃二侯喜糖？”

二全顿时觉得周围一下子寂静了，
昏天黑地的，还能听到自己心跳声，也不
知道和顾二奶奶说了声什么，一头栽倒
在竹棚里，手心直出汗把喜糖捏化了。

夏天终于过去，立秋就有早晚了。
李瓦匠劝二全再复读一年，二全就

是不听。

不过，中秋节过了没几天，二全主
动提出学瓦工，李瓦匠只好点头，背地
里干叹气，一帮徒弟也不知道怎么劝，
刘一秀又忙着拜托王媒婆打听起来。

二全骑着“老长征”跟着一帮师兄
走村串乡，砌山墙，盖小瓦，浇水泥柱，
灶台画画，李瓦匠稍加点拨，学起来飞
快，天天出工坐席，被主家尊称一口一
个李师傅，二全倒也适应起来了，几个
月下来，身体练壮实了，肤色晒黑了，人
也更稳重了，就是说话少，复读的书倒
是时不时码上一遍。

冬天到了，雨水少了，一晃腊月了，
海河滩一带有修屋顶过年的习俗。

这一天，二全和师兄被李瓦匠派到
隔村的王庄一户人家修屋顶，兄弟三个
才分的家，小夫妻两个没请小工，自己
帮着搭下手，请了邻居烧饭。

到了饭点，饭菜都上了桌，主家请
两位师傅先吃，小夫妻两个在外面刮刚
拆下来的砖头瓦片，一大盆饭很快分掉
了，二全拿着饭盆去后灶间盛饭。

“师傅，你歇歇，我来盛。”好熟悉的
声音略带嘶哑伴着急促的脚步声。

二全一抬头，正是素梅！
素梅瘦出了眼窝，眼大无神又无

助，脸皮焦黄，牙齿也没以前白了，几根
手指都裂了口子用白胶布裹着，头发剪
短了很凌乱扎了条绿头巾，背也变驮
了，身上灰色卡其布外套显然是男人才
穿的。见到真是二全，素梅面带惊喜，
转过身去盛饭，大颗大颗的眼泪像断线
的珠子啪嗒啪嗒掉在灶台上……这才
几个月不见啊，二全长这么大从没这样
惊讶过，汗毛都立起来，浑身冷颤，肚子
绞痛，甚至有点恐惧。

席间，二全实在忍不住向女主人打
听。她呀，命苦！刚嫁过来没几天，男
人开拖拉机帮人家盘嫁妆撞在电灌站
上，腰伤得不轻，躺在床上几个月了，兄
弟妯娌间又不和，里里外外一个人，自
己还咳得凶。

二全忽地被饭噎住，喝了几口汤，
猛烈咳了好一阵，脸和脖子连眼睛都通
红了。

刚开春，瓦匠活儿不多，二全又把
复读的书码了一遍，李瓦匠夫妻都看在
眼里。

清明那天早上，生产队高音喇叭通
知征兵，二全一听就上了心，直接找村支
书报名，不问去哪儿，也不管当什么兵。

李瓦匠一百个不同意，心里早盘算
好了，秋天收了稻就盖屋，再给二全说
门亲，刘一秀都请王媒婆来吃了三次蛋
茶了。

先民公社人武部高干事来家访不
止三次了，这次又把先民村的徐会计带
来，李瓦匠一百二十个不情愿地倒水递
烟，有一句没一句地陪着搭话，徐会计
是村里总账，可得罪不起，年底结算三
粮四钱劳力费都在徐会计的算盘里。

“二全上过高中，肚子里有墨水，会
手艺，人灵巧，是个材！现在又不打仗，
二全块头这么大，你还怕有人欺啊？到
部队锻炼锻炼，吃穿不要钱，将来考军
校，准提干，军官就是国家干部，转户
口，吃皇粮，拿工资，看病都不要钱，退
休有红本本，一辈子公家人，二全光宗
耀祖啊！我看人准的！”两人一唱一和
地劝说起来。

李瓦匠一下子想通了，要真这样，
这不就换门庭了！

“把鸡蛋坛子拎过来。”李瓦匠把在
后屋的刘一秀叫出来炒鸡蛋，又从床下
摸出两瓶存了多年的洋河大曲。

二全走的当天，坚决不要人送，自
己背了一大箱子复读班上的书步行到
公社集合，他一本书也没落下。

不久，公社人武部高干事上门送来
好消息，营部出黑板报点名要二全，唱
军歌比赛还得了二等奖，写的大文章登
了报，首长看中了，接下来到机关借用。

入伍第三年，二全被组织推荐考取
军校，月月领工资，分配后，又立功又提
干，县人武部到李瓦匠家送喜报好几回
了，二全当上副营长了，穿上军装高大
威武加上一副好嗓子，竟然被师政委的
女儿相中，很快就转正营了。

“我老早就说二侯有出息，年纪轻
轻就当军官了，还有得升，李家园风水
好，出人了！李瓦匠享福喽！”左邻右舍
都这么说，李瓦匠觉得村里人说得对，
村支书、村长变得主动和他打招呼，发
的香烟都带过滤嘴，有时还在李瓦匠耳
朵上各夹一根，这叫双响炮，建房打报
告李瓦匠一步也不曾要跑。

春节前，部队准假，李二全营长带
着媳妇回乡探亲，请亲友邻舍喝酒，县
里人武部部长，乡里书记乡长、村支书、
村长、会计都来了，二层小楼里里外外
坐了十几桌，刘一秀在点人头，掐着手
指盘算要淘多少米，李瓦匠像将军一样
指挥着帮忙的邻居忙里忙外，看到跑运
输的刘小波、搞工程的张军、开酒店的
宋向阳一个个从鼻涕横流的臭小子混
得人模狗样的，还有德宝现在带着师弟
们在城里开两家建筑装潢公司，想想老
一辈儿，李瓦匠心里亮堂了，都换门庭
了！都换门庭了！

席间，二全的表外甥小虎来敬酒，远
远指着灶台风箱旁一个扎绿头巾腰弯得
厉害的女人说：“素梅婶在烧火呢！”

那女人一直低头烧火，离得又远，
人来人往不停，二全没看到人脸，觉得
穿着很陈旧，头巾沾满草屑。

“哦！”二全应了一声，心里咯噔咯
噔的，时不时瞟往灶台。

“素梅婶现在一个人，咳病蛮重的，
跟村里孙厨子烧火洗碗挣点零用钱。”
小虎一口干了一杯金六福补充道。

坐在身边的二全媳妇赵玉婷又扯
衣袖了，又一大帮来客轮流敬酒，其实
是硬灌酒，一拨接着一拨，后面上的大
菜，二全哪还顾得上吃。

等散了席，送了客，灶台早就收拾
干净没了人影。

第二天上午，二全满脑袋昏沉，坐
在二楼上正喝茶，小虎来了。

小虎见四下没人，凑到二全舅耳边
说，昨天他和烧火的素梅婶说了：“我二
表舅在部队提干了，坐在第一桌子中
间，一身簇新军装，烫头戴金耳环穿红
羽绒服的是二舅母。”

“她说什么没有？”二全真想问问，
听到楼梯间脚步声，也就没问。

二全长长吸了口烟吞下去憋住，要
的就是这种辛辣的感觉，再徐徐从鼻孔
喷出，蓝烟缭绕中从阳台望去，竹园就
在不远处，现在只剩十根八根了，周围
绿油油的麦地一眼望不到头！

对于钓鱼，我全然是“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到湖边转悠，看到一男
人沉浸式钓鱼，不免有些好奇。走上前
去，看到他不停地将一种红色饵料捏在
钩子上，然后抛出去，没几分钟，又提
竿，饵料全无，只有闪亮亮的空钩子。
我心里也替他遗憾，继续看着他重复之
前的动作。抓饵，捏饵，抛竿，等待，提
竿……我似乎也跟他一起期待，期待下
一竿就挂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但
显然，事与愿违。

我忍不住问道：“没鱼你为何提竿
呀？”因为在我看来，即便是钓鱼外行，
起码也懂得必须等浮标动了，确定鱼咬
钩了，再甩竿把鱼提出来。没想到，钓
鱼的大哥气定神闲：“我在打窝呢。”我

却“皇帝不急太监急”：“你是不是饵料
不对呀，钓鱼不是用蚯蚓吗？”大哥却笑
出声：“蚯蚓确实可以钓好多品种的鱼，
但不是所有鱼都吃蚯蚓的呀。打窝只
是用饵料把鱼吸引过来，也有可能鱼在
吃食的过程中，把鱼钩吸进去……”“吸
进去？”我哑然。对于我这个从小生活
在水乡的农村娃来说，虽然自己从不钓
鱼，但潜意识里也觉得鱼是觊觎钩子上
的蚯蚓啥的，然后一口吞下，最终像蒲
松龄写的故事《狼》中的贪婪狼一样，被
高高钓起。

我又不禁好奇：“这鱼食红不拉几
的，是什么成分呀？”大哥还在重复上面
的动作，也不耽搁回答我：“这些都是买
的现成的，估计是些淀粉、虾粉之类的

吧。红色比较亮眼，腥味也重，能吸引
鱼过来。”“那钓不同的鱼，饵料不一样
吗？”我想趁机学点钓鱼知识。“那必需
的，饵料分诱饵和钓饵：诱饵的味型分
为腥、香、腥香，滑口鱼用香，生口鱼用
腥香，天冷时用腥。钓饵就分好多种
了，草食性的鱼用玉米粒、菜叶，鲫鱼用
面包虫、红虫也可以，鲤鱼就用蚯蚓、
蚂蚱等。”大哥不厌其烦，但手上依旧
不停忙乎。我赶紧识趣噤声，继续散步
赏景了。

一路优哉游哉地晃荡着，心里却感
慨万千。人确实是最聪明的生灵，不但
能够利用鱼儿的贪婪与欲望，从而取之
囊中，还能借助它们各自的弱点与口欲
特点，有的放矢针对性地诱惑。鱼如

此，人亦如此。那些因为欲望，最终导
致身陷囹圄的人，基本是没逃过致命的
诱惑。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你缺什么，你
就会被什么吸引，被什么诱惑。每个人
都有短板，都有缺憾，而那个无论是出
自本能，还是内心虚空的欲望，往往就
是对应自己的“饵料”。素的，荤的；颜
色鲜艳的，味道腥香的，只要你被吸引，
等待你的也许就是暗藏的钩子。

如何“无欲则刚”，其实很简单。任
何屈服于欲望而行动的根源都是因诱
而生的惑，是思想上的无明。只要破除
万事万物的虚妄幻象，无执无欲，遵从
本心，方得自我。由此，可清明人生，清
净岁月。


